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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崎慊堂與《 縮刻唐石經》 芻議

劉玉才
【摘 要 】松崎慊堂是江户後期頗具代表性的考證派儒學
者，雖然師承昌平學黌大學頭林述齋，修習作爲官學的朱子之學，
並長期擔任藩教授，但在江户後期經學考據蔚成風尚的背景下，
學術旨趣發生變化，以至成爲漢唐經注校勘之學的核心人物。松
崎慊堂漢籍版本學造詣深厚，致仕後致力於漢籍翻刻校勘，而尤
以《縮刻唐石經》貢獻卓著。此舉繼承中國儒經刻石傳統，以恢復
唐石舊本、正定文字爲旨歸，在唐石經基礎上，廣採宋元槧及日本
古本，校勘文字，辨析異體，其間既引述清儒考證成果，亦兼下己
意，力求成爲可資信賴的定本。松崎慊堂《縮刻唐石經》不僅部帙
宏巨，校勘精細，而且成書早於民國間張氏皕忍堂《景刊唐開成石
經》近百年，雖然校訂經文不乏粗疏淺陋之處，亦未全面參校日本
古本，但其草創價值仍不可小覷。
【關鍵詞】松崎慊堂 《縮刻唐石經》 考證派 校勘學 版
本學

松崎慊堂（１７７１—１８４４），名復，字明復，號慊堂。日本肥後國 （今熊本
縣）益城郡人，江户時代後期著名考證派儒學者。幼年遵父命剃髮爲僧，年
十五始至江户，後入讀昌平學黌，師從大學頭林述齋 （１７６８—１８４１ ）修習儒
學，與佐藤一齋 （１７７２—１８５９ ）有同窗之誼，併稱林門高足。 享和二年
（１８０２），被掛川藩（封地在今靜岡縣掛川市）主辟爲藩教授，且頗受歷代藩
主的知遇和倚重，出仕長達二十年。文化八年 （１８１１ ），松崎慊堂還隨同林
述齋前往津島接待朝鮮聘使，禮數周備，應對得體，衆人敬服，事後撰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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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紀事》、《接鮮瘖語》。致仕之後，松崎慊堂於江户城西羽沢村築石經山
房，與狩谷棭齋 （１７７５—１８３５ ）、市野迷庵 （１７６５—１８２６ ）、山梨稻川 （１７７１—
１８２６ ）諸同道遊，潛心漢唐經注之學，校勘經籍，教授學生，前後主持刊刻
《海録碎事》、《陶淵明文集》、《三謝詩》、影宋本 《爾雅》、《縮刻唐石經》等
書，而尤以《縮刻唐石經》居功至偉，最爲後人推重。弘化元年（１８４４ ）四月，
松崎慊堂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辭世，享年七十四歲。其詩文著作後人輯爲
《慊堂全集》，收入《崇文叢書》；另有漢文稿本《慊堂日曆》存世，記録其五
十三歲至七十四歲間行事，通行有山田琢譯注本。

一
日本江户時代中期以降，雖然朱子學仍居於官定正學地位，但在伊藤
仁齋（１６２７—１７０５）、荻生徂徠 （１６６６—１７２８ ）倡導的古學影響之下，經學考
據學風漸起。 徂徠門下的太宰春台 （１６８０—１７４７ ）、山井崑崙 （１６７０—
１７１８ ）、根本遜志 （１６９９ —１７６４ ）均有此傾向 。 學出徂徠的片山兼山
（１７３０—１７８２）、井上金峨 （１７３２—１７８４ ），雖張折衷派之幟，批評徂徠之學，
但仍具古學旨趣。井上金峨門下的吉田篁墩（１７４５—１７９８ ）即以崇尚考證、
校勘、書志之學而聞名。此後，隨著清代考據學者成果影響的深入，日本學
界亦形成考證學派。學承折衷派的大田錦城 （１７６５—１８２５ ）成爲考證學派
奠基者，門下則有海保漁村 （１７９７—１８６６ ）、島田篁村 （１８３８—１８９８ ）相繼而
起。松崎慊堂即“預流”此學術風尚，在江户後期，與狩谷棭齋、市野迷庵、
安井息軒（１７８８—１８７６）諸儒又開闢出漢唐經注校勘之學。
松崎慊堂在昌平學黌師從林述齋，乃至出仕掛川藩教授，當以朱子之
學爲宗，但在致仕之後，即旗幟鮮明地轉向復古之學。其墓表有云：“先生
於學該覽博通，而尤邃於經義。年五十，更有所發明，敦攻漢學。嘗曰：經
訓簡易，炳若日星，箋注茅塞，大道乃荒，欲復諸古，但在諷經與識字耳。苟
不然，望文生意，師心自斷，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得無非班志所謂碎義巧
①

①

太宰春台撰有《古文孝經孔安國傳校正音注》、《論語古訓》，爲學之縝密超越乃師。山井崑崙著
《七經孟子考文》，根本遜志校勘《論語皇侃義疏》，頗爲清儒推重，影響清代學術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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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乎哉。” 松崎慊堂學術的轉向，頗得益於與狩谷
棭齋、市野迷庵、山梨稻川諸儒的交遊。他 “最與狩谷棭齋相推重，自言吾
志於復古，得之棭齋爲多” 。狩谷棭齋師承考證學先驅吉田篁墩，在 《説
文》學、文獻校勘和金石考證領域頗有著述，且富收藏。松崎慊堂撰狩谷棭
齋墓銘，述棭齋之學云：
①

②

翁少時志於律令學，謂不涉唐代諸籍，不能窮其根據，乃採 《六
典》、《唐律》、《太平御覽》、《通典》等諸書精研之，遂上溯漢代，又進而
修“六經”，恍然有所發明。其終身崇奉漢學，蓋基於此。翁曾與迷庵
談經義，迷庵曰：“何所主？”翁曰：“主漢唐注疏。”迷庵曰：“非也。 宜
從事於宋儒經解，否則不適於實用。”翁退執宋儒傳注，鋭志鑽穴者凡
二十餘月，謂兩漢經學最重師法，授受相傳，確有淵源；六代迄唐，雖漸
失龐雜，古法尚不至蕩然；至宋儒倨然師心蔑古，究非洙泗之正派也。
即往質諸迷庵，縱横辯駁，徵據明晰，於是迷庵幡然心折，遂一掃宿習，
亦從漢學。
③

此後，市野迷庵“獨解經專宗漢儒，以爲七十子親受孔子，更相傳授，至兩漢
始爲傳注，則毛、鄭、賈、馬之學，雖間有出入，亦皆洙泗源流也” ，並著有
《正平本論語劄記》、《大永本論語劄記》、《覆刻正平板論語及劄記》等書。
由市野迷庵學術取向的變化，或可看出松崎慊堂學術理路的淵源。
松崎慊堂還撰有山梨稻川墓銘，亦可見其學術旨趣。銘文云山梨稻川
“聞本居宣長之徒論皇國古音，恍然有誤，於是鑽究《廣韻》，以溯漢秦三代，
曰：三代之音，正音也”，“音韻正而古書始可讀也”，“‘六經’、百家語出於
秦以前者，皆古文也。唐宋以下，不目睹古文，故其説多妄。《説文》説古文
者”，“今之學者粗識唐宋俗字耳，其果得讀‘六經’、百家語哉”，並撰有《古
聲譜》、《考聲微》、《諧聲圖》、《説文緯》等論著 。山梨稻川僻處窮鄉，漢籍
匱乏，然而深造自得，其音韻、《説文》學方面的許多見解，頗與清朝大家江
④

⑤

海野豫《掛川故教授慊堂松崎先生墓表》，《慊堂全集》卷一，《崇文叢書》本。
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慊堂全集》卷一。
《慊堂全集》卷九。
③ 松崎慊堂《棭齋狩谷先生墓碣銘》，
《慊堂全集》卷十。
④ 松崎慊堂《迷庵市野先生墓銘》，
《慊堂全集》卷十。
⑤ 松崎慊堂《稻川先生山梨君墓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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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戴震、錢大昕、段玉裁之説暗合，令松崎慊堂深爲敬服。山梨稻川晚歲
抱其論著東下，擬與江户名儒碩學論而定之，然居數月即染病賫志以終，松
崎慊堂對此痛惜不已。
根據前述墓銘的高度評價文字，以及 《慊堂日曆》的頻繁交遊的記述，
可以看出狩谷棭齋、市野迷庵、山梨稻川對於松崎慊堂學術崇尚的影響。
松崎慊堂雖然在《説文》、音韻學等領域的造詣無法與狩谷棭齋、山梨稻川
相比，但無疑是心嚮往之。狩谷棭齋著有 《本朝度量權衡考》，松崎慊堂也
撰《尺準考》，考證中國度量衡的起源。《慊堂日曆》記載的讀書摘録和賅博
的知識領域，亦顯示出作爲考證學者廣徵博引的治學態度。因此，有研究
者認爲松崎慊堂的學問或得益於狩谷棭齋等考證家學問的刺激而成 。
①

二
在考證學派的影響下，日本江户後期頗重漢籍版本校勘之學，不惟藏
書風氣甚盛，且多有精校翻刊本行世。狩谷棭齋即 “富於藏書，而唐鈔、宋
槧、元刻，晉唐之碑刻法帖，所極難得者，亦多兼儲。每言吾非誇酉洞之富，
欲化誤本爲善本耳” 。昌平學黌及諸藩刊刻的官版、藩版漢籍數量也大爲
增加。檆山精一《官版書籍解題略 》著録寬政十一年 （１７９９ ）至慶応三年
（１８６７）官版書即近二百部，凡例云據宋元槧本及諸家精校善本刊刻。松崎
慊堂作爲“預流”學者，亦致力於漢籍的校勘刊刻。《慊堂全集》收有《書楓
山文庫古鈔本後》、《書足利學所藏古經目後》等文，松崎慊堂對各處藏書均
如數家珍，在在可見其深厚的漢籍版本學造詣。
天保十三年（１８４２ ）六月，江户幕府令諸藩十萬石以上者各刻典籍，松
崎慊堂“躍然曰：是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古典善本僅存皇朝
當急鎸者，題曰 《擬刻書目 》，獻諸當路 ” 。此書簡後題爲 《慊堂先生遺
墨》，並附門生安井息軒跋語，見載於《日本儒林叢書》。跋語云：“具録經史
②

③

吉田篤志《*+,)の-./———0123の45 》，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大倉山論集》第二
十三輯，１９８８ 年版。
《慊堂全集》卷九。
② 松崎慊堂《棭齋狩谷先生墓碣銘》，
《慊堂全集》卷一。
③ 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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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亡於彼而存於我者十餘種，次第而分疏之，進檉宇林公及諸名公好古
者 ，慫恿以成其美。”今據安井小太郎氏梳理，將所涉書目迻録於下，以見
松崎慊堂有關漢籍版本之學識 。
①

②

〇 周易正義十四卷（應永間鈔本）
〇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金澤文庫舊藏）
〇 禮記正義七十卷（北宋槧本）
〇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南宋本）
〇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宋槧本）
〇 春秋左氏正義三十六卷（單疏本、金澤文庫本）
〇 史記（慶元年建安黄氏刻本）
〇 漢書（慶元年建安黄氏刻本）
〇 後漢書
〇 文選六家注（宋崇寧六年所刻蜀大字本，嘉靖時汝南袁褧摹刻）
〇 文選李善注（宋紹熙中尤延之刊本，嘉慶年鄱陽胡克家覆刊）
〇 杜氏通典（楓山御本、宋板本）
〇 大唐開元禮
〇 舊唐書（京都東福寺龍眠庵藏古鈔本）
〇 元板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
〇 畢沅宋元通鑑

次年，肥後國主召見，松崎慊堂又建言可請借足利學校藏宋槧《五經注
疏》梓行。今存肥後藩版 《影宋本尚書正義》，即據松崎慊堂影鈔本鋟刊。
令人遺憾的是，兩項建議未及完全落實，松崎慊堂即罹病故去。此外，有學
者認爲，林述齋刊刻《佚存叢書》，松崎慊堂亦有重要貢獻 。
松崎慊堂直接參與的漢籍翻刻，於 《縮刻唐石經》之外，尚有縮刻明萬
曆本《海録碎事》、《陶淵明文集》（附 《三謝詩》）及影宋本 《爾雅》。其中，
《爾雅》卷首題羽澤石經山房刻梓，以狩谷棭齋影鈔宋本爲底本，校以十餘
③

林檉宇（１７９３ —１８４６ ）爲林述齋之子，時任大學頭。
安井小太郎《23の6789に:する;$》，《斯文》第一編第二號。
東京：富山房 １９３９ 年版，第 ２７１ 頁。
③ 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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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版本，卷後附有《校譌》。松崎慊堂有跋語云：
此本係北宋仁宗時刻版，南宋高宗時補刊。原本京師大醫某君所
藏，亡友狩谷卿雲借鈔極精。 余病有宋以來此經滅裂，欲訂一本以貽
後學，顧世無善本，忽睹是本，急請卿雲獲之。 入刻有年，所未敢出以
問世者，猶恐其有訛脱也。 後又得室町氏時翻刻大字本，蓋所謂蜀本
也。詳考其體貌，蓋與是本後先所刻，亦有南宋孝宗時補刊，其字豐肥
雖異是本之謹肅，至其源流實同。故據以訂正，參以元明諸本，其訂正
異同處，旁施黑點，仍作 《校譌》附末簡，庶存是本之舊，使讀者兼知二
本之同異也。（小字略）
松崎慊堂對於自己參與翻刻儒經的成績尤爲自得。《慊堂日曆》天保
十三年（１８４２）十月二十九日條，在歷數日本各代傳抄翻刻儒經的成果之
後，記述自己先後參與市野迷庵覆刻堺版《論語》、狩谷棭齋覆刻明道版《御
注孝經》的校勘，又建言白川城主安部君翻刻岳珂本《周禮》，浜松相公翻刻
宋余仁仲本《公羊傳》、《穀梁傳》，佐野參政公翻刻趙注 《孟子》，加之自己
翻刻的影宋本《爾雅》，十三經中已有七部，深以爲榮。當然，松崎慊堂用力
最深且爲其帶來最大榮譽的還是《縮刻唐石經》。

三
松崎慊堂以唐開成石經爲現行刊本之祖，而宋元諸儒竄亂經典，通行
《十三經注疏》本難付人意，遂謀劃刊刻石經，復其舊本，以饗學人。其 《鈎
摹石本九經字樣跋》云：“予嘗病近世學者徒務浮説碎義而不熟於經文。謂
雖學倍其方，亦無經本之所致，因欲刻單經善本以貽後學。乃取唐開成石
經，撰善書人縮臨之。” 《慊堂松崎先生行述》亦云：“欲令學者專玩經文，
存其大體。三年一藝，多聞闕疑，庶乎日用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可
以幾也。若夫訓詁原諸《説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及三史、《文選》。如
是而材之不成者，未之有也。乃把開成石經益以《孟子》、《大戴禮記》，考訂
①

①

松崎慊堂《鈎摹石本九經字樣跋》，《慊堂全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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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授梓。”
《縮刻唐石經》計劃的實施起於天保五年（１８３４），松崎慊堂時年六十四
歲，《慊堂日曆》天保五年二月十三日條，已記石經碑本六十函，縮寫刻本六
十二万字，一板十行二十字，並計算出大致刻寫費用。二月十九日條，囑門
生作縮臨石經樣式，八行十九字，板框長七寸，幅寬五寸五分，完全遵照足
利本《尚書》板式。同年八月，石本臨寫已經完成，並制訂出縮刻的詳細預
算。松崎慊堂有《上八城相公書》，闡明《縮刻唐石經》的動機和目的，以求
得理解與支持，略云：
①

持此志殆四十年，其初苦飢寒，中復苦仕途，致仕後又沉淪於醉
鄉，皆不得成，且爾時經學破壞，無善本可讀矣。 五年以來，取唐開成
石本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手親校訂，遴選良手，縮臨字
畫，一依石經之舊，猶有疑誤，用《文字》、《字樣》參定。傍作之音訓，音
訓一倣宋吕祖謙《周易》之例。夫夫子晚定六藝，修經一也；蔡邕立石
鴻都門，修經二也；魏邯鄲淳輩正始中立石大學，修經三也；唐開成中
宰相鄭覃立言訂定，刻石於國子監，修經四也。 今既一千年，而復何
人，悍然敢任於夫子修經之後勁也？夫子之修經，聖述也，固非後學所
比擬。漢蔡邕、魏邯鄲淳、唐鄭覃皆革當時之弊，漢石殘而魏石立，魏
石殘而唐石立，唐石之立，經亦修明。 宋元諸儒任意竄亂，不可卒讀。
吾之復唐石舊本而已，非僭妄也，要供吾讀本也。
②

《慊堂日曆》自天保五年之後，有關《縮刻唐石經》的記録不絶於書，據
此可以梳理其實際的操作過程。大致而言，歷經臨寫石本、裝潢成册、校定
經文、刻寫上板、核對清樣、印製成書諸環節，其間夾雜松崎慊堂與同道、門
生的磋商，籌集刻資，以及與裝潢、刻板工匠的往還等内容。由於部帙龐
大，臨寫石本工作主要委托門生和寫經生，文本校勘則是松崎慊堂親自主
持，後世頗有影響的門生安井息軒、鹽谷宕陰、小島成齋、海野石窗等人予
以協助。松崎慊堂不僅制訂周詳的計劃，還起草了校勘規例，選定了校勘
用定本和石經補闕所採本。此依據其校勘例、補例、成書凡例以及參校、補
①
②

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慊堂全集》卷一。
松崎慊堂《上八城相公書》，《慊堂遺文》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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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用本 ，略事梳理，羅列於後，以見《縮刻唐石經》校勘之理念。
①

校勘規例
〇 開成石經之刻，先於唐長興三年始入木時恰一百年多，長興本
取以爲本文，編入毛、鄭、何、王、杜、范諸注，當時謂之編注石經。而有
宋一代以長興本爲甲令，收民間寫本不用，則兩宋、元、明所刻，悉皆石
經子孫。故今校刊以此爲基，其殘闕剥落處，則據宋本最古且確者補
入，施點右旁以别之。
〇 石經雖最古可貴，時有訛謬，加之磨改頗多，或立石時所改，或
出後人所爲。北宋時唐世寫本佳者猶存，學者私據校改以入刻，故其
善時有出於石經上者，而日本所傳古鈔經傳更爲隋唐佳本。故今以所
據宋本及博士家所傳古本一一精對，考之以注疏，證之以 《釋文》。石
經誤脱無疑者，從諸善本而改補之；疑不能決及後儒考證確不可易而
無别本可據正者，姑從原本，並發圈左旁，仍收其字與説於卷末；其摩
改者以改爲正，則不點。
〇 各經行間有旁添之字，《左傳》一書最多，率賤儒據俗本所補，
今例從删落，然或有與諸善本合者，則從而採入之，依前例左點，收於
卷末。
〇 唐諱缺筆者，依字填之，涉諱用或體者，則一依原文。正訛字、
古今字正之不可勝正，包括石經用字之例，皆依原文，並不點發標異。
〇 原刻末附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則全部字體當據二書訂
正，而此刻不盡然者，隸變或字，古人所以不廢經典，相承已久，不必取
此以捨彼也。今二書仍附帙後，讀者遇字體可疑，就而撿閲之，是非自
判。但二書剥落處，馬氏刻本妄意補入，不足以校。今無本可據補，故
一依唐碑，他日或得宋元佳搨，當補刻爲完璧。
校勘用定本
通志堂收《儀禮 》正文注疏本，《易 》、《書 》、《禮記 》（紹熙本 ），
《詩》、《左傳》（附釋音刻足利），《周禮》（同），《書》（宫崎），《公》（元
①

原始文獻見載《慊堂日曆》天保五年八月、九月諸條，《縮刻唐石經·周易》卷首《例言》，以及濱
野知三郎氏藏松崎慊堂手稿《刻經記》，據高橋美章《0123の<=>?@9にAきて》轉引，
《支那學》，第二卷第一號（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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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穀》（宋板），《爾雅》（宋板），《孝經》（石臺），《孟子》（古鈔，活
字，岐字小字本佳），《論》。
石經補闕所採本
《周禮》（岳珂本），《儀禮》（陳鳳梧），《禮記》（古板），《左傳》（古
板），《公羊》（求古元本），《穀梁》（金澤本），《書》、《詩》（古板），《易》
（宋板），《孝經》（宋板），《論語》（界板），《孟子》（古本），《文字》、《字
樣》（仍舊），《爾雅》（宋本）。

《縮刻唐石經》以恢復原本文字而不是保存舊本面貌爲目的，故文本校
勘廣採宋元槧及日本古本，力求成爲可資信賴的定本。成書文字改訂及異
文並存之處，均施圈點予以標記，同時撰述考異文字，名曰 《校譌》，辨析石
經原文磨改及字形字體，羅列宋元槧及日本古本異文，引述清儒考證成果，
兼下取捨按斷。試舉數例：
《周易校譌》卷九“遘遇也”條：諸本 “遘”作 “姤”，陳鱣云咸淳本
《本義》及岳本皆作“遘”。考《説文》無“姤”字，《釋詁》云“遘，遇也”。
《易》“姤”，《釋文》云：薛云古文作“遘”，鄭同。馮椅《易輯》云：古文
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蓋雜卦以無王注，故未及改，流俗相承盡改爲
“姤”，非也。凡石經不誤而他本誤者，此校例不標出，此標者惡其似是
而非也。
《尚書校譌》卷五“大命胡不摯”條：“胡”字石經旁增。王鳴盛云：
《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玩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孔本亦有 “胡”字。
石經“胡”字，初時誤脱，後考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又脱也。案
王説是也。阮元則據《説文》所引妄謂“胡”字不應有，石經旁添乃後人
依《史記》增入者，殊謬。
《尚書校譌》卷九 “其往”條：“其”上古本有 “慎”字。 段玉裁云：
《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
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 “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慎其往”，較今本多一 “慎”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案，古本是也，若無“慎”字，不詞甚矣，況有 “慎”字，與 《後漢書》李注
合。段、阮之徒，媢皇朝古本，每加抑黜，至其善者，亦欲强掩之，非篤
論也。上文“比尒”，此經“慎”字，是古本之尤確然不可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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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校譌》卷二“賈用不售”條：石經“售”字摩改。錢大昕云蓋
本作“讎”。段玉裁云 “讎”正字，“售 ”俗字，《史記 》、《漢書 》尚多用
“讎”。阮元云《釋文》“售，市救反”。石經摩改所從也。

《縮刻唐石經》的《校譌》部分，天保十五年（弘化元年）刊本僅附《易書詩校
譌》與《春秋三傳校譌》，其餘諸經完成情況不詳，安井小太郎 《日本儒學
史》引録《論語校譌》數條，然未明出處。關於 《唐石經》校勘，清儒嚴可均
有《唐石經校文》十卷，然松崎慊堂參校日藏古本，仍有其獨特的價值，對此
筆者擬另撰文，此處不贅。
《縮刻唐石經》的刊刻出版得力於諸侯的支持，其中《三禮》爲掛川太田
侯助刊，《孝經》、《論語》、《爾雅》爲肥後細川侯助刊，《易》、《書》、《詩》爲
西條松平侯助刊，《三傳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爲佐倉堀川侯助刊。
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紅葉山文庫本《縮刻唐石經》包括《十二經》、《五經
文字》、《九經字樣》、《易書詩校譌》、《春秋三傳校譌》，共計四十一册，鈐有
“秘閣圖書之章”、“日本政府圖書”印，當是天保十五年初刊本。其中 《周
易》扉頁題《縮刻唐開成石經並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益城松崎明復審定，卷
首有益城松崎明復題識 《縮刻唐石經例言》。此外，《五經文字》、《九經字
樣》兩書卷端鈐“益城松崎明復審定”印，卷末鈐 “佐倉成德書院初梓”印。
高橋美章文根據《慊堂日曆》記述，推測《縮刻唐石經》完成於天保十二年，
而刊本跋語記於天保十五年夏月，實際此年四月松崎慊堂即病逝，應還没
有見到全書的出版。松崎慊堂臨終之際尚在口授門生修經之事，遺言云：
勿作碣辭，唯題石曰五經先生墓足矣。

小

結

松崎慊堂是江户後期頗具代表性的考證派儒學者，雖然師承昌平學黌
大學頭林述齋，修習作爲官學的朱子之學，並長期擔任藩教授，但在江户後
期經學考據蔚成風尚的背景下，學術旨趣發生變化，以至成爲漢唐經注校
勘之學的核心人物。松崎慊堂漢籍版本學造詣深厚，致仕後致力於漢籍翻
刻校勘，而尤以《縮刻唐石經》貢獻卓著。此舉繼承中國儒經刻石傳統，以
恢復唐石舊本、正定文字爲旨歸，在唐石經基礎上，廣採宋元槧及日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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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勘文字，辨析異體，其間既引述清儒考證成果，亦兼下己意，力求成爲
可資信賴的定本。松崎慊堂 《縮刻唐石經》不僅部帙宏鉅，校勘精細，而且
成書早於民國間張氏皕忍堂《景刊唐開成石經》近百年，雖然校訂經文不乏
粗疏淺陋之處，亦未全面參校日本古本，但其草創價值仍不可小覷。楊家
駱氏評價張氏皕忍堂本遠賢於松崎慊堂本，並非公允之詞 。
①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

①

楊家駱《縮印景刊唐石經序》，見載《唐石十三經》，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５５ 年版。

